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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5月 12日，桂阳县城，居民在蒙泉附近的井边洗衣服。

5月 13日，湖南宝山国家矿山公园内的汉代采矿展示区2号

采场。

西汉桂阳郡辖境复原示意图。

5月 13日，位于湖南宝山国家矿山公园内的巨型铜钱雕塑。

5月 13日，经典湘剧《赵子龙计取桂阳》在桂阳文化园内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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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名片

湖南桂阳千

家坪遗址出土的

亚腰白陶罐。

通讯员 摄

桂阳：矿火千年淬成诗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瀚潞 刘涛 张福芳 罗徽 陈淦璋 曹辉 通讯员 李江青 廖军

我们从长沙出发，前往桂阳。

5月的风，带着湘水的温润与草木的清香迎

面扑来。窗外的风景，从湘潭的莲乡沃野、衡山

的云雾峰峦，渐渐过渡为连绵丘陵。两千多年

前，秦始皇的拓土之志与汉武帝的开疆雄心，也

曾沿着同样的山川走向，直抵帝国的边缘。

一片沉郁而绵延的山势在天际线上隆起，

那便是骑田岭。它与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

大庾岭并称“五岭”，它们横亘于湖南、江西与

广东、广西之间。穿过它，便可以直通岭南、通

江达海。

桂阳，正扼守骑田岭北麓的咽喉。秦代开

凿、汉代拓筑的“桂阳峤道”，便起于此。它是中

央政令、北方器物输往岭南的必经之地，塑造

了南中国的文化版图。

历史的车马呼啸而过。而我们，在此停驻。

舂陵江日夜不息，流淌在时光里，它北穿

桂阳县，惯看古城秋月春风。

江畔，桂阳舂陵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副主

任徐杰文指着对岸，告诉我们那是千家坪遗址。

“化外之地”，不过是中原视角的叙事。几

千年前的千家坪热闹不凡，先民们在白陶上描

出精美的凤鸟纹。这份惊人的审美化作流淌千

年的文化基因，随着江水流进了中华文明的血

脉里。

舂陵江，与分水岭之南的连江，借古道相

连，组成了一条重要的湘粤通道。它为百越族

群融入华夏打开一扇大门，也始终是南征未归

的秦将赵佗与中原无法斩断的脐带。

桂阳县政协委员、地方文史研究学者吴天

亮 告 诉 我 们 ，初 设 桂 阳 郡 的 军 事 意 义 是 首 要

的，“桂阳郡扼守通往岭南的咽喉，战略地位极

重。当时南越国还不属于西汉朝廷，所以从长

沙国南部分置出桂阳郡，用于制衡南越。”

西汉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汉武帝发

五路大军平南越，伏波将军路博德的大军，便

是经由桂阳郡界内，水陆并进，最终于翌年与

楼船将军杨仆会师番禺，平复南越国，将帝国

边界拓至南海。

山 水 相 依 ，桂 阳 县 城 不 仅 流 淌 在 舂 陵 江

里，还生长于山上。

站上宝山国家矿山公园，那种震撼是具有

压迫感的。眼前是一个深达五百余米、入口直

径逾千米的巨型矿坑遗址。岩壁呈阶梯状，一

层 层 嵌 入 大 地 的 胸 膛 。它 像 大 地 上 的 一 只 眼

睛，沉默地凝视着苍穹。

南岭的绿色覆盖之下，是连绵了亿万年的

矿脉。铜、银、铅、锌……坚硬而沉默的名字，曾

在黑暗中沉睡。直到人类用火光与勇气，将它

们唤醒。

《汉 书·地 理 志》记 载 ：“桂 阳 郡 …… 有 金

官”，寥寥数字，揭开桂阳郡的特殊地位，也揭

示着一部轰轰烈烈的铜与银的史诗。

我 们 乘 坐 一 列 窄 轨 小 火 车 ，深 入 地 下 矿

道，去触摸那段浸满汗水的历史。

矿道幽暗，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泥土味、

矿石味，还有一点淡淡的铜腥味。

借 着 昏 黄 的 光 束 ，一 个 年 轻 的 身 影 在 前

方引路。她叫李文君，一个在矿山脚下长大的

“00 后”姑娘。她亲眼见证过矿山人不畏幽暗、

不惧辛劳的模样。大学毕业后，她毅然归乡，做

了一名讲解员：“以前长辈挖矿是把资源送出

去，现在我们讲解是把文化留下来。”

手电光束缓缓移动，幽暗矿道里的辛劳、

隐于岁月中的坚守，层层展开。

早在东晋初年，便分郴县西境设平阳县，

矿冶之利已为此地命脉。

隋唐之际，矿冶规模进一步扩大。唐贞元

年间，朝廷正式设桂阳监于平阳城。这里铸造

的钱币，北经湘江连通长江，南顺北江入海流

通。官署、作坊、军营、市集等沿矿而聚、依城而

兴。

宋代，矿火照亮桂阳。地下，工匠们以榫卯

支架，支撑起岩壁。矿山不远处，桂阳城垣拥有

了“二重城”格局。内城驻官，外城多匠。

明清，宝山的炉火臻于极盛。桂阳四座城

门巍然耸立，十字街、七里街、南外街依山就

势，客栈、货栈、酒肆绵延不绝。

自唐设桂阳监、宋升桂阳军、明清为桂阳

直隶州，矿道向黑暗深处挺进，城也随之向四

周扩展。

矿工的坚韧，变成了矿石、钱币，更化作了

城墙的砖石、街市的喧嚷与码头不息的风帆。

宝山顶上，矗立着一枚直径 24 米的巨型铜

钱雕塑。它仿照唐代“开元通宝”的形制铸造而

成，重达一百多吨，铜色澄亮，成为桂阳的标志

性景观。

又一拨游人谈笑着，走向那个深邃的“地

下之城”。如今，这里的矿火不灭，曾经的矿道

之中，文旅之花正绚烂绽放。

矿火给了桂阳筋骨，而注入这座城市

风骨的，是一段流传千年的英雄传说。

回到地面上的桂阳城，我们去寻访那

口名为“蒙泉”的古井。

桂阳人常说，最好的水，在蒙泉。

传统南方古城多依水而建，桂阳却为

了守住宝山的矿，把城址选在远离舂陵江

干流的高地。没有大江大河，全城曾经靠一

眼眼井给水。

蒙泉，正是这些井中最负盛名的一眼。

穿过古朴的木门，脚下的青石路长了

一层薄薄的青苔，踩上去滑溜溜的，得小心

翼翼地走。

一眼古井静静卧在苍崖之下，井圈呈

八卦镜形。古井上方，南宋鄱阳人张垓题写

的“蒙泉”碑高立其上，笔力雄健，是桂阳现

存最古老的书法碑刻之一。

这就是蒙泉，当地人更愿意叫它“子龙

井”。

蒙泉亭里的碑文记载，相传三国时期，

诸葛亮令赵云取桂阳，赵云兵临城下时，因

无水饮马，心急如焚。他依诸葛亮所授八卦

之法，以长枪刺入地面，泉水随即喷涌而

出，形成了这眼清冽的古井。

传说未必是真，正史只载赵云“领桂阳

太守”，郡治在郴县（今郴州）。但这口井，却

实 实 在 在 地 把 赵 云 与 这 片 土 地 联 结 了 千

年。

相传古代，有人在芙蓉峰刻下了“赵云

屯兵处”的文字；宋代，桂阳人修建了赵侯

祠，供奉赵云；明清时期，子龙庙、护英祠、

报恩寺、蒙泉书院、蒙泉亭次第而立。甚至

有一个村落，因相传是赵云部将的后裔聚

居而成，至今名为“子龙村”。

桂阳人不满足于史书的简略记载，他

们用山川、泉井、祠庙乃至村落，为赵云与

桂阳编织了一个丰盈的故事宇宙。

为何一个短暂驻守的外乡将领，能获

得如此绵长的眷恋？我们向吴天亮提出了

疑问。他没有直接回答，先邀我们看一出

戏。

桂阳文化园的戏台上，湘剧《赵子龙计

取桂阳》正在上演。锣鼓铿锵，白袍银枪的

赵云接过桂阳郡印，身姿凛然如岳。台下的

观众看得入神。

吴天亮解释，在桂阳，几乎每个人都能

讲一段赵子龙的故事。千百年来，民间口耳

相传的轶事，叠加《三国演义》、戏曲曲艺的

反复演绎，让赵云智勇双全、心怀仁善、不

嗜杀伐、护佑苍生的英雄形象，在桂阳深深

扎根。

他更成为百姓感恩与尊崇的寄托。

“赵云的形象，在桂阳人的讲述与想象

中不断丰满。而赵云的风骨，也慢慢化作了

这座城市的精神底色。”吴天亮道出了桂阳

与赵云千年相守的真谛。

古桂阳郡的辖境早已变迁，但他的精

神没有消失；赵云的治所不在此地，但他的

风骨早已融入这片土地。

被反复传诵的英雄精神，自然地流淌

映照在桂阳人身上，化作一代又一代人的

力量。

清末甲午战争，李仁党副将屡退敌兵，

中炮阵亡。抗战时期，曹克人少校被俘后，

宁死不屈；祖籍桂阳的刘放吾将军在仁安

羌大捷中率部扬威境外。和平年代，欧阳海

舍身推开惊马，英雄之名永镌史册。进入新

时代，易思玲、侯志慧、罗诗芳等桂阳儿女，

在奥运赛场上为国争光，续写辉煌。

从保境安民的忠勇，到为国赴难的赤

诚，再到逐梦拼搏的果敢，一脉相承的英雄

气概，贯穿桂阳千年岁月。

如今，传说中赵云屯兵的宝山上，建起

了子龙韬略营，夯土城墙、黑色战旗，再现

军营肃穆的氛围。孩子们在这里穿上戎装，

亲身演绎《赵子龙计取桂阳》。在奔跑与呼

喝之间，英雄的风骨与智勇，种进一颗颗纯

真的心里。

一泓清泉，润英雄风骨2.

桂阳的老城区，古迹已难成片寻得。以拱极

门为中心的十字街历史文化街区，是岁月留下的

珍贵剖面。

拱极门是桂阳古城的北门。旧时古城四门各

有题字，“楚南名区”“汉初古郡”“控引交广”“襟

带湖湘”，道尽桂阳扼守湖湘、连通岭南的气度。

随着时代变迁，古城墙渐渐倾颓。幸而，当地

对文化的珍视让它重获新生：1997 年修复了南北

门，2021 年又进行了一次修缮。

时光流过，它早已卸下戎装，披上了市井衣

裳。

城门洞边，几个老人摆着棋摊，几个老农倚

着新鲜蔬菜摊憩息。放学时分，孩童嬉闹着跑过。

穿过这时间的甬道，就是县府街。

脚下是光润的青石板路，纵横如阡陌。两侧

的房子依照明清时期的老建筑修筑，灰瓦白墙，

木格窗户。

街市热闹，有卖桂阳饺粑的，热气腾腾；有卖

坛子肉的，色泽红亮；还有开了几十年的老草药

铺，药香弥漫。

当年的盐行街格局犹存。桂阳，曾是粤盐入

湘的重要关口。漫步其间，仿佛仍能看见昔日的

喧嚷。粤盐北上、南货北运，客商往来。

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我们与桂阳人聊天。他

们说话很有趣，如果细听，能听出好几层味道。

有古汉语的遗存，有西南官话的韵味，有江

西老表迁徙来的赣语腔调，甚至还能听到客家先

民带来的梅州音韵。

本地文史研究者彭广业说，唐宋以来，戍卒、

官员、商贾、流民，像潮水涌进桂阳。他们带来的

不仅是文化，还有口音。桂阳把这南腔北调统统

吞下去，在滚烫的矿火里一炼，炼出了五方杂处

的“桂阳话”。

在街区深处，我们遇见了一座小型戏台，飞

檐翘角，木雕精美。听附近居民说，每逢年节，台

上便会丝竹悠扬。

遍地开花的戏台，是桂阳商贸繁华直接的馈

赠。彭广业讲述，在桂阳，散落着三百一十余座明

清古戏台。大溪骆氏宗祠戏台、洋市庙下古戏台

等，至今功能分区完整。

一座座戏台，接住了千里而来的江南昆曲。

数百年前，婉转柔美的昆曲，顺着商路官道

一路而来，跟着盐商、仕宦、旅人落脚桂阳。最初，

它只是会馆堂会上的风雅点缀，是异乡人的江南

乡愁。可谁也未曾想到，这株江南幽兰，被桂阳的

矿火、古道、山风与烟火气滋养，焕然一新。

彭广业细致地讲解，昆曲传入桂阳后，艺人

吸收桂阳风俗民情，又吸纳祁剧、高腔的刚劲节

奏。唱腔、举手投足，都慢慢染上了烟火模样。

戏曲与方言之外，这种兼容吸纳的特质无处

不在，成为桂阳文化生长的本能。

去看桂阳的建筑。

阳山古村内，天井、照壁、马头墙是客家形

制，青砖墙、石板巷、抬梁构架又是湘南传统。

去尝桂阳的味道。

一道饺粑，用北方面食的手法揉捏，以南方

稻米的软糯做皮，筋道与温润在一口吃食里相

遇。一道桂阳血鸭，融合湘菜的爆炒与客家的炆

炖，滋味醇厚狂放。

如今的桂阳文化园里，题写着“郡县天下”的

门楼俯视着穿过它的人群，四个字虽然在风雨里

已显斑驳，但苍劲的笔画满是桂阳的厚重、包容

与骄傲。

我们要寻找桂阳的根。

起初，我们翻看浩繁的县志，奔走在那些代

表着“古”的遗迹间，却依然看不真切，我们究竟

要寻找什么。

直到抵达舂陵江。

江水拍打着乱石滩，岸边有垂钓的老人，有

露营的青年，生活平淡如水。当地人随意指向对

岸：“那是千家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几千年前，先民在这里捕鱼、饮水、生息。他

们是否也曾坐在同样的江滩，看着茫茫的水面，

思考着与我们此刻同样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

里来？

风吹拂过他们，也吹拂着我们。千年的时光

仿佛消失了，我们与素未谋面的先民，共享着同

一片江风，同一种心跳。

可这样与历史并肩的时刻，在今天却越来越

少了。

现代社会里的我们，习惯于活在被日程表切

割的当下，习惯于追赶下一个目标，习惯于用新

覆盖旧。太多地方的文化变成了博物馆里的标

本，变成了朋友圈里的打卡照，变成了仅供消费

的文旅符号。

但在桂阳，我们看见，拱极门的城门洞下，挑

着菜担的农人走过；十字街的青石板上，还有当

地人的日常生活；蒙泉古井旁，居民依旧来这里

汲水、洗衣和闲谈。赵云的故事，没有被封存在典

籍里，换了更多的方式在流传。属于桂阳的文化，

还在流动、正在生发。

我们为什么要寻根？不是为了炫耀这片土地

悠久的历史，不是为了沉溺于往日的荣光。而是

因为，在越来越趋同的现代化复制浪潮中，我们

需要的不仅仅有宏大的文明叙事，还有那些具体

的、细碎的坐标。

或许是一口千年不涸的古井，一条蜿蜒的老

街，一句乡音，一味旧食。

它们把我们与先民的足迹串联在一起，把每个

个体的一生接入历史长河，让我们清晰地知道自己

从何而来，往何处去，最终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

与故人共一片江风
刘瀚潞

桂阳坛子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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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年矿脉，炼一城筋骨1.

千载古道，纳万家烟火3.


